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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甲 单忠国
人老了，总想说些往事给

后人听，就算是老人唠叨吧！

下面，就说一个红石板的故事。

在碧波荡漾的亭下湖水库

的库底，在原亭下村遗址的荷

花池头，静静地躺着一块红石

板。有人说，这不过是一块普

通的红石板。有人说，它是一

块价值连城的鸡血石。到底谁

说得对，已无法查证。但是，它

确实身世不凡，是北宋时期哲

宗赏赐给亭下村单杞学子的一

块御石。这就有点稀罕了，为

什么皇帝会赏他一块御石？事

情还得从头说起。

据《亭下村文史资料记

载》：北宋英宗时，东阳县有一

位进士，其嫡孙名叫单元晟，在

游历奉川时，站在妙高峰上眺

望，见足下有一处盆地，两条小

溪，各自西、北方向而来，在盆

地东侧汇合后，缓缓向东流

去。盆地四周青山叠翠，可谓

山青水秀，是一处宜居之地，遂

卜居于此，繁衍生息。因该地

位于雪窦山的御书亭下，故取

村名亭下。

据传，元晟公共得五子，个

个好学。尤二子单杞，又名邦

昌，天资聪颖，学业超群，一

直攀升至京城内舍生，并被聘

为太学教师。太学师长见其有

教书育人专长，特恳请皇上恩

准，赐其银两回乡举办义学

（学塾），并赐红石板一块，以

作留念。

那块红石板，长 2米、宽 1
米、厚约 10 厘米。沿运河南

下，运至大埠后，改由竹筏拖运

至旧时的高岙村口。那里离亭

下村不远，用人工抬运已不成

问题。人们见状，十分好奇，围

观者众多。过不了几日，单杞

邀集木工、石工、泥工诸巧匠，

在自家祖屋旁边的一处空地上，

仿京城太学的格调，建造义学校

舍。校舍有门楼 3间、东西厢房

先后建造 20间，膳房 5间。校舍

中央设有用鹅卵石铺就的 400平
方米操场两个，厢房内挖有供师

生饮用的水井一口。校舍大门宽

约 5米，两旁各有 1.5米高的青

石擂鼓 1只。石步阶五阶，每阶

按宽 40厘米、厚 20厘米规格，

由鄞江梅园石叠成。门楼前挖有

一个约 300平方米大小的池塘，

池中种植荷花，池边建造廊屋数

间。将京城带来的御石——红石

板，架在池塘的进水口上，取名

黉桥，寓意黉门秀才。这是奉西

最早的一所义学，培养了一群不

凡学子。据嵩溪单氏宗谱记载：

“宋元佑年间 （1086-1093），亭

下单邦昌奉诏回乡办义学，在亭

下村荷花池头建立学塾，造有学

塾楼 20余间，供四方志士入学

攻读，造就学生上百名。”据

《亭下村文史资料》记载，期间

单氏族中荣登进士1名，举人10
余名，秀才20余名。

据传，南宋迁都临安后，理学

大家朱熹，时任浙东巡抚，闻知亭

下村的义学，特来巡视，并亲自给

师生开讲理学的渊源与儒学的实

践，鼓励大家学成后，济世安邦，

治国理家。一次，朱熹来亭下学

塾讲学时，恰逢亭下单氏村民修

建宗祠，村民恳请朱熹题写匾

额。朱熹欣然同意，题写了“理学

名宗”四个大字。因义学校园坐

落在嵩溪江畔，朱熹提议将义学

取名嵩溪书院。后人为纪念朱

熹，在后来造谱时，谱名也取名为

嵩溪单氏宗谱。村民还特地在村

后小晦岭南麓，建造了一座亭

子。朱熹、戴表元、陈著、单庚金

四位文学大家，先后多次来此处

吟诗赏景，后人遂将此亭取名为

“四仙亭”。

一块红石板的故事
张举直
区委老干部局邀请我在今年的

全区老干部理论培训班上作一次正

能量宣讲，谈谈《我的后半生》。当

然，我还有前半生。其实我的前半

生比后半生更为坎坷。我生于

1936年，从出生起健康生活的时间

只有 6、7年，其余都被病痛折磨。8
岁那年，我得了骨结核病，髌骨溃

烂，疼得彻底难眠。当时正处于战

争之际，社会不稳定，医疗条件差。

10岁左右病情逐渐加重，被抬到方

桥后顾村，请那里的一位顾姓中医

外科医生，在没有麻醉的条件下，硬

是把我烂掉的髌骨碎片腐肉脓血从

腿上扒了出来，疼得我浑身被汗水

浸透。顾医生医术高明，我的病情

逐渐好转，但还是落下了残疾。高

中二年级因生活困难休学后，我到

高级社当了出纳员。那时残疾人得

不到像现在一样的照顾，是被排挤

的。极低的工资无法养家糊口，于

是我偷偷去教育局报名登记当代课

教师。1956年“八一”台风过后，我

去江口郑家土耷小学代课，从此走上

了教育岗位，一干就是 37年。1980
年，我调入奉化中学。1983年，我

被调到奉化检察院，白天调查，晚上

备课，边办案边上课，从此与法律结

缘。后来，我参加了学制两年的律

师函授培训，学成后，教育局又派我

去杭州大学法律系学习有关课程，

此后在奉化电大授《国际私法》课。

1993年，奉化第一家合伙制求

是律师事务所成立。我提前两年退

休，来到了这家律师事务所，一干就

是 8年。在浙江省司法厅组织的一

次全省法律工作者统一考试，我成

绩合格，取得了民事案件代理资

格。2010 年我已 70 多岁，体力不

支，老是去医院。老伴劝我继续上

班，我不愿意去。其实我早就想好

要组织一伙老友，干一点事，向老百

姓普法宣传，免费为他们提供法律

咨询。我先找的孙常熊，他原先是

检察院经济检察科科长，退休后在

一家银行当法律顾问，我常去他

处。我说明来意后，他立马同意

了。在老干部活动中心，我碰到了

法院退休的林崇庆同志，他在求是

律师事务所与我共事了 8年。加上

我的邻居谢定康，于是就有了四位

老同志。我找到了新民社区（2003
年起我免费担任该社区法律顾问）

的许亚春书记商量，她爽快地将社

区小会议室让给我们做活动场地。

有人有场地，我们就开始商量工作

计划：一是叙事聊天，老年人很需

要；二是学习法律知识。学法不能

中断，时代在前进，法律在不断修改

完善。三是借助这一平台，开展普

法宣传，向老百姓提供免费的法律

咨询。那时，孙常熊和我都是 77
岁，谢定康、林崇庆已八十出头，后

来被称为“爷爷团”就是这个道理。

2011年 8月 17日举行了“新民

社区法律工作室”授牌仪式，“爷爷

团”法律工作室正式成立，当天我向

居民群众宣讲了《民间借贷应注意

的问题》。次日，奉化日报头版作了

报道，奉化首家社区法律工作室成

立。从此社区里 2000多居民在家门

口就可以得到免费的法律援助。每周

三上午，我们几位老同志在工作室里

坐班，接待前来咨询的群众，从不缺

席。现林崇庆 88岁，一年住两次院，

出院后就马上“上班”。孙常熊患有眼

疾，白内障手术后带墨镜“上班”。

2017年谢定康离我们而去，这使我们

更努力工作，知道留给我们的时间不

多了。

我们工作室提供的法律咨询与一

般律师事务所不同，我们会面对面肩

并肩，促膝谈心，依据法律把他们内心

的问题全部一一分析清楚。很快，工

作室细心周到的服务在群众中口口相

传，经《宁波日报》报道后更是名声在

外。余姚、慈溪、镇海、北仑、鄞州等地

的老百姓远道而来，经常把工作室挤

满。有时我们会动员周边的群众延迟

一天前来，先帮远道而来的群众解决

问题，让他们皱眉而来舒眉而归。至

今为止，前来咨询的群众已经覆盖全

宁波。最远的是一位武汉武昌的群众

前来咨询。他说他是从四川成都的一

家《文摘报》转载《宁波日报》看到法律

工作室事迹的，慕名前来咨询。

截至今年 4月 10日，法律工作室

已接待来咨询的群众 1177人次，这还

不包括电话咨询。我们有两只手机

24小时开机供群众来电咨询，有时候

凌晨4点多，晚上8点多也有人打入电

话。我们还为群众代写法律文书。虽

然曾经我们几位老同志间有约定，因

为年事已高，“动口不动手”，但在群众

的强烈要求下，这个约定被打破，截至

今年 4月，工作室已为居民群众代写

法律文书 121份。有一次一位居民将

好不容易积蓄了 10万元借给他人后

无法回收，我们给他代写了民事诉

状。他拿来 600元钱作为酬谢，我们

谢绝了。有对两夫妻是因老家邻里关

系纠纷成了被告，苦恼于如何出庭，在

法庭上讲些什么，经朋友介绍找到我

们工作室。后来，那位介绍的朋友告

诉我们官司赢了，这让我们非常欣慰。

8年来，我们把接待群众的法律

咨询台账编纂起来，每年一本，其中两

年为各两本，共10本。我们把自2011
年法律工作室成立以来各类媒体新闻

报道的文字和照片归纳起来共两万多

字和多幅照片，作为工作室的历史档

案。经过多年努力，我们还出版了书

籍《法律就在你身边》，共 22万字，素

材来源于自 1993年起人民法院报《现

在开庭》栏目里面的有关内容，总共编

了 276期案例，内容有案由简要、案

情、陈述、判决和专家点评。部分案

例，我们还研究布置了思考题。经过

多次校对和完善，这本书现在是老年

大学法制课的一本教材。

“普法工作做得好，居民纠纷自然

少。”这正是我们成立法律工作室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

我的后半生

何培兴
“衣、食、住、行”是衡量我

们幸福指数的主要依据。看到

今天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不

由得想起了童年艰难的求学之

“行”。

因父亲早逝，家庭变故，我

从小寄养在外婆家。1953年，

8岁的我上学了，外婆家在尚

桥附近的一个小山村，离学校

大约 5里地，沿途要经过荒坡、

河塘、高低不平的石板路，还有

两个有狗、有疯人的村庄。我

每天手拎蒸饭的米和菜，跟在

三四年级的哥哥姐姐后面步行

去上学，早起晚归，人小胆怯。

二年级下半学期一个寒冷的冬

天下午，北风呼啸天下鹅毛大

雪，放学时只见田野、村庄白茫

茫一片，路上积雪已达一寸多

厚。我与同村几个三四年级的

小同学排着队，手撑雨伞举步

维艰，脚下传来“咔嚓”“咔嚓”

的踏雪声。我穿着外婆买的那

双“久经磨练”的跑鞋，感觉脚

底森森的冷。行至赵家村过了

“文明桥”，我的小脚感到透心

地冷，仿佛浸在冰水里一样。

我俯首一检查，发现鞋底已磨

出一个洞，雪水就是从这里渗

进鞋里。于是我干脆把鞋扔

了，雪地上便出现了一串小小

的赤脚印。漫天雪花还在飞舞，

开始，我光着脚丫还能走一小段

路，后来冻得刀割一般地疼，再

后来，麻木失去知觉不能行走。

我进退无路、欲哭无泪。此时才

懊悔无知的自己竟茫然做出这

样的错误决定。最后是五年级

大姐姐背我到家——童年的

“行”是一段苦涩的路。

1959年，我小学毕业保送

进了县城奉化中学。在郊区的

新家离学校约有 10里路。那

时，县里没有宽阔的马路，很少见

到汽车，出行无代步工具，不管刮

风下雨，严寒酷暑，上学只能靠双

脚步行，我朝穿薄雾，夕送晚霞，

几年下来鞋子磨破了几双，沿途

有几个弯道几个坑都记得一清二

楚。已是懵懂少年的我即使寒风

刺骨、浓霜铺地，上学路上也没停

下脚步。有时不经意看到胸前挂

的校徽，也会想到我应该怎样对

得起它。——中学时代的“行”是

一段艰辛而充满梦想的路。

1965年，难忘那次长途跋涉

之“行”。那年我在东钱湖畔宁波

师范学校读书。国庆节学校放假

3天，学子离家多时，个个思家心

切。当时学校所在地陶公山至奉

化没有直达公路，如果往宁波方

向走，那得套一个大圈。怎么

办？我们奉化籍的八九位同学一

合计决定朝着横溪、白杜方向步

行回家。凌晨 3点天未放亮就整

装出发，经过“四一二”医院及横

溪、孔峙、白杜等村庄，我们走过

砂石路、河塘路，穿过泥泞的田塍

路，三四十公里的路程，途中战胜

饥渴与疲累，直到下午 2点多才

到达各自的家，长途徒步尝尽了

出“行”不便的苦果。

70年弹指一挥间。喜看今

日奉化，纵横交错的现代交通与

几十年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沈

海高速、甬金高速穿奉而过；“四

季花香”的金海路直通阳光海湾；

奉化火车站停靠的是和谐号动车

组；私家车比比皆是，还有形似蛛

网的公交线路遍布各个乡镇，家

门口便能登车上路；高龄老人享

受免费乘车。今天的市民出行真

可谓“便捷”之极。

忆往昔求学“行”愁眉不展，

看今朝出门便喜笑颜开。共和国

70华诞，我要为您祝福，为您歌

唱！

忆求学艰难之“行”
——看70年交通巨变

王述梓
在我的儿童时代，家乡洪溪一

带，冬春季节田野里一望无际都是

蚕豆和大麦，人们称为春花。那时

一季单季稻，一季春花。农民粮食

不足，麦和豆是重要的补充。大麦

又称米麦，是粮食。蚕豆是豆类蔬

菜中重要的食用豆之一，作菜吃。

记得从上小学读书起，我就种豆麦

吃豆麦，可以说豆麦是伴着我长大

的。60多年过去了，至今记忆犹新。

豆和麦的种植季节在初冬。那

时候我家包括轮着的众家田，每年

种两亩多田。水稻收割完毕，就到

了冬种时间。我在星期天和假日参

加种豆种麦劳动。那时种植农作物

严格按照季节，农作物按季节生长，

蚕豆的生长期是冬至见叶、清明结

萁、立夏见粒。豆和麦大多数是混

种，叫做米麦蚕豆，少数单独种。它

们喜旱怕湿，尤其是大麦有晒断大

麦根，磨断磨担绳的说法。种植时

要整地作畦，用木杵打孔，一行打四

孔，打一行退一步，直到另一头。接

着是往孔里放豆子，每孔两粒，我总

是跟着打孔的大人放豆子。然后是

每孔盖一把拌有麦子的焦泥灰。这

样米麦蚕豆就种好了。不用浇水，

不施别的肥料。

初夏，豆麦先后成熟。咸菜煮

蚕豆味道不错，吃一碗也能饱腹。

蚕豆营养丰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碳

水化合物、维生素等，有健脑、益胃等

多种作用。接着大麦黄了，那时学校

会放农忙假，小学生要下地摘麦头。

然后是豆萁变黒，蚕豆老了，就帮着摘

豆。摘完豆，晒干脱壳，春花收获就完

成了。

家家户户用大麦作粮食，我家也

一样。把大麦炒熟，磨成粉，用开水冲

泡，搅拌成糊状吃，解决肚饱问题。蚕

豆的吃法很多，可作炒蚕豆、油炸兰花

豆、蚕豆芽等等。最高兴的是我们小

孩子了，有酥豆可吃了。酥豆也就是

炒蚕豆，松脆有香味，那时农家孩子没

有糖果等零食吃，酥豆几乎是唯一的

零食。蚕豆收上后家家户户都会炒酥

豆。但炒酥豆要有技巧，先要用水把

豆泡涨，再晾干，掌握好干湿的程度是

炒好酥豆旳关键，太湿太干都不行。

当达到适当湿度时，用四尺锅拌炒，蚕

豆会粒粒爆开。我家年年炒一斗多，

四个兄弟姐妹平均分配，各自保管。

每天下午去学校时我会装一口袋，给

班里要好的同学分一把，所以我总是

兄弟姐妹中最快吃完的。自我去奉化

读书后，家里就再没有炒过酥豆，我也

不参加种豆种麦劳动了。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水稻产量

提高，食品丰富了，生活水平大大提

高，大麦、蚕豆也只少数人少量种植，

无人炒酥豆了。现在糖果糕点、花生

坚果等应有尽有，人们在新时代过上

了新生活。

蚕豆和大麦的记忆

■我的故事

雾锁文昌阁 陈继光 摄


